原文：
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道，叩之不发。
说解：
但是无论如何，巫医毕竟也是一个以“治病救人”为职业的医务工作者群体，而一个群体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所以具体到形形色色的个体巫医，也并非毫无转化的可能。实际上，巫医这个群体当中肯定也有一批脑瓜灵活、事业心强、对新式针刺疗法颇感兴趣的，再加上他们本来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所以这一部分巫医能够很快地领会和掌握针刺疗法并实际运用于临床，从而也能够名正言顺地打出“针医”的招牌。不过，这些由巫医转行过来的“针医”非经《小针》作者耳提面命、口授心传，而是属于半路出家、自学成才，则其理论和技法势必别出心裁、自成一家，故与《小针》作者自诩的正统“针道”不属于一路。因此，出于对针医队伍纯洁性以及针医学术规范性的高度责任感，《小针》作者决不容忍这些冒牌货打着针医的旗号招摇撞骗，故以挖苦讽刺的形式，予以揭露和澄清——这就是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和目的、意义。不过，在我看来，就当时医务界的形势而言，作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团结、拉拢这些从巫医转行的针医，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才有利于巫医的分化瓦解，壮大针医的力量，而不是在针医同行之间澄清哪个正统哪个冒牌。当然，作者既这么做，势必也有他的道理：或许巫医之中真有几个自学成才的佼佼者，在针医圈子里拉帮结派，争风吃醋，与《小针》作者分庭抗礼，觊觎领袖大位，迫使他必须作出鲜明而强硬的表态，以彰显自己才是针医学派的正宗领袖，亦未尝不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毕竟《小针》作者也不是天生的针医，他也是自学成才，其间历尽艰难曲折，终于能够聚徒讲学，传授医道，也是很不容易。
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总的大概意思是：有些人虽然也持有并使用机弩，但是自身存在严重缺陷，所以仍然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弩手。那么，根据“粗守关，上守机”的已有定论，很显然，这其实就是含沙射影地抨击那些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针医，是说他们滥竽充数，其实算不得真正的针医。那么，再根据当时的人文环境来推断，能够让《小针》作者强烈鄙视并严厉抨击的针医，不可能是自己的门徒，只能是与新针疗法格格不入的巫医，而且只能是由巫医改行的半吊子针医。

继续从字面上看：这些被认为滥竽充数的冒牌弩手又大致分为两种——知机之道者和不知机道者。

第一种人的缺陷是不会瞄准。我们都知道，对于机弩这种远距离发射器，只有瞄得准、射得中，才算真正发挥出威力，如果不会瞄准而盲目乱发，再威力大的机弩也是白搭。此处需要明确的是，在作者看来，瞄准的能力不属于“机道”，它只是人体自身的天赋。
所谓“知机之道者”，是说这个人确实已经掌握了安装箭镞、上弦、扣扳机等等使用机弩的要领，但是仅有这些而不会瞄准，显然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弩手。
“挂”，其实是“诖”的错别字。作者当初之所以写错别字，可能是同音的缘故，也可能是形近的缘故。总之，提笔忘字，以同音字或形近字替代，在古人也是有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然而该文一旦以《针经》的名义传世，而作者的威望又足够崇高，门人弟子尽皆仰视，尊之为宗师、鼻祖、泰斗、圣贤，自然只字不敢擅改，于是将错就错，一路谬传，以至于今。

《说文》：“诖，误也。”故所谓“诖发”，实即误发，亦即盲目地胡乱发射之意。是则“知机之道者，不可诖以发”，就是说弩手光知道装箭上弦扣扳机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认准目标而不可胡乱发射，也就是必须要对目标认得清、瞄得准的意思。这其实也就是说，操控机弩的关键技能唯在于瞄准，而这个弩手恰恰不会瞄准，此所以不堪造就。

很显然，这句话强调的是，做一个合格弩手最重要的并不是持有和使用机弩（守机），而是自身必须具有发现目标和瞄准目标的能力。这当然是无可辩驳的真理。那么，很显然，对于借此影射的针医而言，它强调的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拿着针给人扎针治病这种形式，而是自身必须具有正确选择针刺部位的能力，也就是针医对什么病应该扎哪儿和不应该扎哪儿的明确认知最为重要。毫无疑问，它影射的这个针医恰恰缺乏这种能力，所以必然只会盲目地胡扎乱刺，那么当然什么病也治不好，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针医。

第二种人的缺陷是不懂得机弩的基本操控，纯粹是个机弩盲。所谓“不知机道”，是说这个人连如何安装箭镞、如何上弦、如何扣动扳机这些基本要领都不知道。那么，他所持有的机弩，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更是无法充任一个合格的弩手。
“叩”，《说文》：“击也”，本义是轻轻地敲打。《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这里的“以杖叩胫”，显然是很小力度地轻轻敲打的意思。故所谓“不知机道，叩之不发”，就是说这个人在两军阵前，虽手持机弩却因为不会发射而茫然不知所措，充其量，顶多是在形势危急之时，挥动机弩，左右唿扇，勉强抵挡。然而这就显得滑稽可笑了，因为机弩自身质地轻薄，没多少分量，即使挥打在敌人身上，也没有多大力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杀伤力，那还真的不如一根门闩来得顺手。
然而作者的本意显然是以操控机弩的水平来影射针术的水平。故所谓“知机之道者，不可诖以发”，其实是影射某些针医，装模作样，煞有介事，但是并没有真才实学，而是满脑子糨糊，根本就不会扎针治病（不知道什么病应该扎什么地方，只是胡扎乱刺而已）；所谓“不知机道，叩之不发”，其实是影射某些针医，不学无术，连基本常识都不懂，所以一旦遇上真格的病症，必然会黔驴技穷，一筹莫展，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不难看出，把这些半吊子针医划分为两种类型只是语气渲染的需要，实际上只有一种类型——滥竽充数的冒牌货。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两个极其蠢笨窝囊透顶的弩手形象是作者虚构的，也就是说，在实战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弩手，掌握了机弩的操控要领却不知道瞄准敌人反而胡乱发射，或者拿着机弩左支右绌叩而不发。所以，严格地说，这句话已经不是比喻，而属于过分的夸张。

那么，很显然，这个过分的夸张要的就是以最为尖酸刻薄的挖苦讽刺贬低那些出自其他门派的针医，不但把他们说得一文不值，还极力丑化他们的形象。因此可以断定，在《小针》作者的心目中，即便某个巫医弃旧图新、幡然改进，毅然加入到了针医这个行当，且平日里也能够一本正经地给人扎针治病，那也仍然算不得真正的针医。而其理由无非是：他没有受过道医的科班训练，根本就不懂得“针道”，不知道“守神”，故与正宗针医绝非同路人，所以绝不认可其针医身份。其实这也就等于公开宣布：巫医或者任何其他人，若想成为一个正式的针医，虽然拥有一套针具、掌握基本的针刺方法是必须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立身修道，重塑信仰，然而这就需要改换门庭，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一言以蔽之：正宗针医只能出自于我的门下。

虽然不能否认巫医转行的针医确有冒牌货，以及冒牌货确有可恶之处，但是《小针》作者对于其他自学入行的同路人，尽管他们都已经以针医为业，却仅仅因为不是出自同一门派，便一概贬为“粗工”，不但鄙夷蔑视，还极尽人格诋毁，也确实显得不大厚道。这固然反映出该作者嫉恶如仇的刚毅性格以及对针医事业强烈的使命感，然而无形中也为华夏医学种下了为人诟病的丑陋基因，比如自我标榜、相互贬低、重师承、讲门派、同行是冤家……是以每念至此，便不由得喟然一叹，唏嘘再三。

总而言之，过分的夸张必然构成虚假，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假话、空话、废话，它不是基于学术的理性，而纯属情感渲泄。如果硬要找出其正面意义，那就是告诫后人：千万不要滥竽充数。

